
返回 >> 英雲夢傳 >> 上一篇      下一篇     本書來源：開放文學網站

第十一回第十一回     聞兇耗書生下第　強逼嫁寨女離山聞兇耗書生下第　強逼嫁寨女離山

　　詩曰：

　　南宮遭點額，意在夢中求。

　　義友無他意，江湖浪跡浮。

　　話說悟真看見夢雲在路旁啼哭，上前問道：“小娘子，獨自一人在此啼哭為何？”夢雲見是一個老尼，遂住了哭，說道：“承師父垂
問，祇是苦衷一言難盡！”遂將上京被盜，遇真人救至此地的說話，細細述了一遍。悟真道：“原來就是吳小姐，老尼眼目花了，一時
不能識辨，多有得罪。”夢雲細將這老尼一看，道：“師父好像敝處福雲庵中悟真師父。”悟真道：“老尼正是，今秋同慧空小徒纔遷到護
雲庵中來的，既然如此，請小姐且到小庵再作計較。”悟真遂去扶起夢雲，二人一同來到庵前。悟真叩門，慧空出來開門，見是師父回
來，遂問道：“師父去不多時，為何就轉來了？”悟真道：“因遇見一位稀客，故此同來。”慧空聽說稀客，仔細一看，見是吳小姐，就喫
了一驚，道：“小姐為何得到此地？”悟真道：“且拴上門，到裏面去講。”慧空同夢雲到內廂房裏，二人草草見禮坐下，慧空問其來由，
夢雲道其始末，慧空歎道：“小姐喫了苦了！這也是天緣有定，神仙纔送小姐到小庵。若仍送在夫人處，還恐有他變。今小姐且住小
庵，訪問著夫人的下落，再尋歸計；或待王郎成名之日，奉旨歸娶，那時就是小姐團圓，小尼也有風光。”夢雲道：“蒙賢師徒之雅
愛，何能報效？”慧空遂喚女童取水來與小姐梳洗，夢雲梳洗畢慧空又取出幾件衣服與夢雲換了，當下又收拾蔬飯用過。原來本庵中老
尼在秋末已經去世，仍是他師徒三眾。夢雲住在庵內，細觀此庵，倒也不俗，但見那：

　　門迎綠水，寂靜無尋春之客；戶繞喬松，幽閑有可玩之花。蓮台金象，光輝不沾塵垢；殿宇玲瓏，彩幡常襲香風。聽鳥語，好似

笙歌乍鳴而乍歇；看蝶舞，猶如玉板或翻而或覆。斗室湘簾，房幃最美；修竹臨窗，綠陰繚繞。僧家趣，老梅襲座，白蕊浮香佛院

清，擺設著古獸爐、孔雀瓶、端方硯、積經書，真是無憂自在；掛幾幅羲之字、摩詰畫、七弦琴、拂塵帚，果然壁上清高。羅列笙簫

魚鼓，整齊衣缽袈裟。紙帳無情卷，明幾有怨詞。說不盡多少神仙景致，勝過了蓬萊閬苑家。

　　夢雲看不盡庵中景致，清雅不凡，晚間與慧空對榻住在庵中，也還合式，就是掛念著母親、兄弟，日有所感。幸有慧空相勸，或

是尋花覓句，兩兩酬和，又少遣愁懷，夢雲倒也心安不題。

　　卻說王雲同張蘭在京讀書，度過殘冬，又將是二月初旬，打點文場鏖戰。一日同張蘭到街坊閑步，聞得人言：“兵部侍郎吳斌家眷
進京，在江西被了盜，連小姐也搶了去，逼死了一個丫頭，府、縣官為了這盜案也壞了，你道利害不利害？”王雲聽見此言，猶如劈頭
打了一個霹靂，問那人道：“老兄，此事可確否？”那人道：“怎麼不確？京中是哪個不知？”王雲聽了，連聲歎氣，再問幾人，說來也是
一樣，就潸然淚下。張蘭道：“清霓兄與吳老先生不過賓主之誼，強盜打劫亦是定數，何得如此之慟？”王雲道：“長兄不知弟的緣由，
到寓所再當細剖。”二人遂回至寓所，王雲就將吳府始末細說了一遍。張蘭笑道：“清霓兄真好穩口，原來在浙有此好處，故而留戀他
鄉。今番顛沛，好事無憑，兄且耐煩。世間佳人亦有，再當訪求。”王雲道：“弟遍遊江浙，能見幾個佳人？”說罷，竟倒在床上大哭不
已，道：“我那小姐呵，你乃貞烈之人，諒情必喪強徒之手。我王雲好沒福也！有一日拿著強徒碎屍萬段，方出我心中之氣！”張蘭勸
道：“清霓兄不要癡情，試期已近，打點去奪魁元，莫以小事掛懷。若是一朝榮貴，何愁無一佳人。”王雲歎道：“縱然能再遇佳人，哪
有吳小姐的德性？”張蘭道：“兄觀天下，何得甚小。倘若再遇，亦是一樣情腸。目下兄是已遇之情。”王雲哪裏丟得開這個癡情，朝夕
祇以吳小姐在念，哪裏想著功名。不覺試期已到，張蘭同王雲入場，就是王雲勉強，一心祇將夢雲掛在心上，哪有心於文字。三場已

畢，到揭曉之日，二人去看，

祇有張蘭中在八十一名，王雲落榜。張蘭道：“這總是兄心有二用，所以下第。”王雲道：“不第倒也罷了。”二人仍回寓中，張蘭卻有報
錄的來吵鬧討賞，王雲靜悄悄祇是睡。張蘭殿了三甲十二名，寓在京中候選。有王雲別了張蘭，同錦芳回南，竟不往蘇州，徑上江西

南昌府住下，緝訪夢雲不題。

　　卻說吳斌出使封王回來，一路好不興頭。聖上聽得吳斌還朝，遂著百官迎接進城，當下到金階復命，聖上龍顏大悅，敕封文華殿

大學士，恩封三代，又賜黃金彩緞。吳斌謝恩退朝，百官齊與吳斌慶賞。文安遂同吳斌至府中敘敘闊別之情，又將去歲接家眷，途中

被盜，又搶去夢雲侄女，至今未獲強人，一一說與吳斌，吳斌聞言雖惱，不好形之於色，祇得道：“這也是大數。──原來家眷在
京！”遂進去通報。夫人聽得報說老爺回來，遂出來相見，各各垂淚。夫人道：“恭喜老爺還朝。別去四載，就鬚鬢皓然了。可憐夢雲
孩兒被盜搶去，至今並無下落，料然必死。”遂說著就雙拋珠淚。吳斌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夫人掛懷無用。”吳璧遂走過來拜見了父親，問
過安就侍立於側。吳斌道：“我兒還是青衿，諒是避臧氏之威。”吳璧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遂叫吳珍過來道：“與你爹爹拜揖。”吳珍上前叫
道：“爹爹，孩兒拜揖。”吳斌看見喜道：“文郎如此長成了！”就是不見夢雲，心中慘然。又請出長嫂來，相見畢，就在文安府中住了幾
日，心上也不願為官，奏聞聖上，言：“臣年雖未邁，常多疾病，望賜還鄉。”吳文安亦上本告老，聖上俱各不准。竟連上三次，聖上
批道：“告老告病一概不准。給假三年，期滿赴京復任。”二人謝恩退出。次日就起程，各官餞送，無有不來趨奉者，獨是臧瑛父子不
服氣，亦不得不然。吳斌弟兄兩人家眷一路風光。一日舟至江西，夫人思想夢雲，竟慟哭不止。吳斌解勸道：“這是我長兄為好，誰知
反成其拙。”文安在旁聽得，又歎惜又沒趣。不說舟行在路，不幾日已到浙江，文安搬往舊宅去住不題。
　　卻說吳斌到家，眾親朋俱來賀喜，接連鬧了幾日，祭過祖，一日閑暇無事，向夫人道：“大孩兒尚未聯姻，如有相宜人家，也要與
他尋親

纔好。”夫人道：“也該與他完娶了。”吳斌遂命家人叫了一個媒婆來，媒婆進內堂見了吳斌，磕了頭，道：“太師爺呼喚小婦人有何使
令？”吳斌道：“我家大公子尚未聯姻，可去訪訪鄉宦人家，有賢淑小姐可來回復。”媒婆道：“啟上太師爺，本城中何瑞麟相公有一妹，
才貌可稱，又是世宦人家，不知可合太師爺之意？”吳斌道：“這頭親事卻也使得，你去要個庚帖來。”媒婆領命，竟到何宅去說，次日
來回復道：“昨日小婦人領太師爺之命，到何相公家去請庚帖，何相公叫小婦人來多多拜上太師爺道：他家寒素，不敢仰攀。”吳斌
道：“你去與何相公說，總是年家，說甚麼寒素，快去取了庚帖來。”媒婆領命，又到何宅，道及此意，何霞無有不從，遂寫了庚帖，
付與媒婆，媒婆送至吳府，一邊擇吉行聘，接著就迎娶新人過門，真個是郎才女貌，吳斌夫婦甚是歡喜。吳璧新婚，正在樂境不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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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且說英娘在山寨中又經四載，想著王生一去杳然無信，度日如年，也祇得強延日月。祇有滕武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。一日來了個

投軍的，姓陳名洪，也是浙江人氏，生得一表人材。滕武得了此人，歡喜之極，就點為寨內參謀，見英娘年已長成，尚未得一佳婿，

因此留心，今番得了陳洪，意欲將英娘許配，主意已定。一日，滕武同陳洪在廳議事畢，想起英娘的事來，向陳洪道：“俺有一事要屈
從參謀。”陳洪道：“大王有何事吩咐？”滕武道：“俺有一小女，欲贅參謀為婿，未識參謀意下若何？”陳洪道：“小將有何德能，敢勞大
王錯愛？猶恐有辱公主。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說哪裏話來。”遂吩咐當值的擇吉與陳參謀同小姐完姻。這也是合當有事，巧巧香珠從後面走
過，聽得此言，大驚失色，急忙進去向英娘說道：“小姐，不好了！”英娘亦驚問道：“是甚麼事？”香珠道：“我纔在廳後廊下走過，聽
得大王已將小姐許配陳參謀，即日要擇吉成親。這事如何是好？”英娘聞言淚下，道：“我自知遇王生，汝所盡知。逼我再適他人，焉
有此理？無過一死以報王生！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休得起此短念，再想別策。”英娘道：“事急至此，亦無計可施。諒我與你兩個女子，焉能
脫得虎口？”香珠道：“小姐不如下山去，竟到姑蘇尋訪王生下落。”英娘道：“此計雖好，叫我鞋弓襪小，怎生去得？”香珠道：“小姐若
慮艱難，大事休矣。女身下山，其實難行，須得男扮，方可去得。”英娘道：“男身易改，怎得出關？”香珠道：“既能改扮，何愁出關？
祇消取了大王一面令旗，關上人哪裏曉得其中的緣故？他若來盤問時，小姐不可懼怕，就喝他一聲，說：‘大王有機密事下山’便
了。”英娘道：“我雖去了，祇是丟不下你。”香珠流淚道：“小姐你放心前去，切不可記念賤婢。若是大王來盤問，我將小姐的衣服放在
後園池邊上，

祇說小姐投於池中。此池原通山澗，哪裏去查考。若然逼於嚴究，賤婢惟拼一死，以報小姐寬待之恩。小姐此去，遇見王生，自然得

所，就是賤婢未知後會有期否？”英娘聞言大哭道：“我雖有此行，禍福也還未定。今承你一片誠心，可受我一拜。”英娘就拜下去，香
珠也慌忙跪下扶起道：“小姐，事不宜遲了，作速改妝下山去罷。”香珠遂去那些擄來的衣服內，揀了一套像身的衣服鞋帽來，將英娘
打扮得男子模樣，看不出是女子，又取些金珠首飾細軟之物，打了一個小小的包裹，竊了令旗。英娘裝束齊備，別了香珠，各各灑

淚，不敢出聲。英娘從後邊繞至前關，把關人役見有令旗，竟不盤問，放下山去不題。

　　香珠見英娘去了，不勝悲傷，到次日，將些簪珥衣服放在池邊，就放聲大哭，一徑哭到前廳來。滕武看見，問了一聲道：“丫鬟，
為何啼哭？”香珠道：“大王，不好了！小姐今早不知去向，賤婢四處找尋不見，及至到後園去尋，祇見池邊有小姐穿的衣服簪珥。多
因是投水去了，不知是何緣由？”說罷又大哭。滕武聞言，怪睜兩眼道：“哪有這等事？待俺去看來！”遂帶了些嘍羅，到後園來看，果
然見有衣飾在池上，遂叫人打撈。嘍羅內有會水的，下去打撈了半日，竟無蹤影，上岸道：“大王，並沒有小姐屍骸，祇怕流下山澗去
了。”滕武道：“再與我到前邊各處房屋內去搜尋！”眾嘍羅領命去尋遍，來回復道：“沒有。”滕武道：“有這等事？”遂喚香珠，香珠走
來道：“大王有何吩咐？”滕武怒道：“你這賤婢！俺想英娘在山好好的，豈肯尋死？總是你這賤人在內中為非。與俺一一說來，免得動
刑！”香珠跪下道：“大王之言差矣。賤婢在裏面
祇管服侍小姐，並不曉得甚麼為非。昨日早上，還在前邊行走，晚間在床安睡，今早忽然不見。”滕武冷笑道：“好張利嘴！俺曉得你
若不加刑，怎肯招認！其中若無情弊，英娘豈肯喪身？叫左右與俺拶起來！”嘍羅們不敢怠慢，將香珠拶起，真個十指連心。這香珠疼
痛難忍，哭道：“大王就拶死賤婢，也無得可招。”滕武又叫敲，又敲了幾十，香珠悠悠死去還魂，也祇是不招。滕武吩咐鎖下，明日
再問，嘍羅帶去監下。

　　滕武來至前廳，請出陳洪來道：“參謀，有件奇事。”陳洪問道：“大王，有何奇事？小將願聞。”滕武道：“昨日已將小女許配參
謀，不期小女今早竟投池死了。”陳洪喫驚道：“公主竟投池自盡了？”滕武道：“正是。”陳洪道：“公主擅自喪身，內中必有隱情，問近
侍便知分曉。”滕武道：“俺也是這等想。適在後園，將婢女香珠考打了一番，他不肯招認，如何是好？”陳洪道：“明日再考問，婢子必
有原由。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言之有理。”陳洪道：“請教大王，寨內又沒夫人，這位公主是何人所生？”滕武道：“參謀有所不知，這英娘原
不是俺家所生，是先大王遺下，拜俺為父，一向與他擇婿，未曾得一才士。後來先大王臨終，又吩咐俺家與他擇一佳婿。向年有個秀

才，被嘍羅劫上山來，卻是俺同鄉，俺欲贅與英娘為婿，誰知這書生倒堅執不從。俺留他在山寨中權為記室，也是逼留其心。英娘這

女子姿慧過人，或者他二人後來以才愛才，各相有約，亦未可知。”陳洪道：“這書生後來怎樣了？”滕武道：“後來是重陽佳節，採獵北
山，俺請王生同去，是日他託病不起，待俺去後，他就逃下山去了。近日得遇參謀，可稱快婿，不料這丫頭是何故尋此短見？又不知

是藏在何方？豈非作怪！”陳洪道：“大王，祇怕公主之變，還因這秀士之故。明日再問香珠，便知分曉。”當日二人議論不題。
　　次日，滕武又吊出香珠來審問，喝道：“賤婢！實招上來，免動非刑！”香珠哭道：“大王好沒來由，叫賤婢說甚麼來？”滕武
道：“俺且問你，那年王生在山，可曾與英娘私通麼？”香珠道：“大王此言差矣！向年大王要將小姐配與王生，王生堅辭不從，豈有私
通之事？”滕武見女說來有理，頓口無言。陳洪在旁道：“大王不必問他去事，
祇問昨日之事便了。”滕武遂怒道：“賤婢奴才，莫是你將小姐謀死了，造言說謊？”香珠道：“大王不要冤屈賤婢，小姐待我恩厚如山，
情同姊妹，又無冤仇夙恨，為何害起小姐來？賤婢無小姐也難度日，倒求大王打死賤婢也罷。”滕武冷笑道：“好句話兒！你是阻我不
打，若不打這賤人，你如何肯招！叫左右與俺打這賤人三十，看你招不招！”嘍羅們將香珠拖下去，打了三十棍，可憐姣怯身軀，打得
皮開肉綻，死去還魂。滕武問道：“可招麼？”香珠哭道：“大王縱然打死賤婢，也無得甚麼招。”滕武恐香珠受刑不起，仍叫監下。
　　如是四五日，香珠受刑不過，幾欲自盡，恐怕死後又起風波，知覺了恐去追趕小姐，故此遲延。今已四五個日期，諒小姐去遠，

若是再加刑拷，祇拼一死無辭。主意已定，想起小姐來淚如雨下，放聲大哭。

　　且說滕武接連這四五日拷問香珠，並無口詞，恐其實不知情，卻欲罷休。當不得陳洪見失了他的婚姻，祇在內中唆挑。滕武又弔

出香珠來，跪在廳前，道：“看你小小年紀，這等好惡！英娘蹤跡你無有不知情的，快快招來！”香珠道：“大王，若是賤婢知情，前日
就招下，還能到今日麼？”滕武聞言，低首沉吟。陳洪道：“大王，不動非刑，焉得肯招？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說得有理。”遂叫嘍羅取夾棍
來，嘍羅就要動手，香珠攔住道：“且慢，待我招來。”滕武道：“住了，快招上來！”香珠站起身來道：“大王大王，你想小姐乃是英雄
才女，”指著陳洪道：“豈肯嫁此賊輩！”滕武喝道：“唗，賤婢！”陳洪道：“大王且待他講來。”香珠道：“小姐死與不死，也難測料！”罵
陳洪道：“你這喪心的賊徒，我與你往日無冤，為何唆大王將嚴刑拷我？我生不能殺汝，死當追汝之魂！我香珠實實受刑不過，今日一
死以報小姐作養之恩！”說罷，望廳石柱劈頭一撞，祇見紅光迸出，死於非命，可憐：
　　年少青衣女，輕盈志滿懷。

　　一朝為主義，碎首在廳階。

　　滕武見香珠碎首廳前，死於非命，心中慘然道：“小小女子，有此義氣，為主喪身，倒是俺害了他性命。”合廳嘍羅，俱各下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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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洪自覺無趣。滕武吩咐丁老將香珠買棺入殮，葬於山後，立碑寫：“義女香珠之墓”。丁老不勝悲苦，唯唯領命去訖。陳洪道：“大
王，適纔香珠道：‘小姐死與不死，難於測料。’此情自然逃下山去，可查把關人役便知端的。”滕武道：“參謀言之有理。”叫左右：“與
俺到關隘上，問前日可有軍士人等下山，查問明白，速來回復。”嘍羅領命去查，少刻來回復道：“啟上大王：小的到關查問，關上人
俱說，向前日有一個少年士子，手執令旗，言大王差下山的。”滕武道：“不消講了，一定是英娘盜俺的令旗，改妝逃下山去了，諒他
鞋弓襪小，縱然去也不遠。”遂叫嘍羅分頭去趕。眾嘍羅聞言，各騎快馬，各路追尋。大家追趕了一日一夜，不見蹤影，祇得回山稟
道：“大王，小的們追了一晝夜，並無小姐下落。”滕武道：“追不著讓他去罷。祇是俺幾載勞而無功，負卻先大王之託。”自此滕武與陳
洪將英娘之事丟開，日日兩人在山寨中訓練人馬，打點下山不題。

　　卻說英娘得逃下山，步小難行，好不苦楚，又恐人來追趕，祇得依林繞壑而走。幸喜英娘有些膽量，路途之中倒不露馬腳，走了

五六日，纔到宜興地界，此際金蓮碎破，一步也不能行了。雖識東西南北，未知是甚麼地方，欲得去問人，猶恐落入圈套，祇得坐在

路旁，暗暗的自己垂淚。正在憂疑之際，見一個老道人走近前來，向英娘道：“郎君何以在這荒僻之所獨坐悲傷？必有冤情。可能向老
道一言？”英娘見是一個老道人，諒無他意，遂道：“小生乃山東人氏，因父親為難小生，所以逃出到此，迷路難行。望老師父搭
救。”道人道：“郎君因父難出來，今欲何往？”英娘道：“小生欲往姑蘇。”道人道：“郎君前去，自有人來照應。”說罷，化道清風而
去。原來道人就是雲龍真人，知道英娘下山，所以前來指引。英娘見道人忽然不見，諒是神仙指引，遂望空拜謝，無奈何祇得依了真

人言語，慢慢的向前捱去。又走了里許之地，真個一步也難移了，仍復又坐下。此時正值清明節屆，紛紛的有祭掃之人，英娘望見東

邊一座大墳，有許多人祭罷欲歸，卻要去問一聲，及起身走時，誰知寸步難移，依然坐下悲泣。

　　且說那上墳的是誰？原來是一位兵科給事，姓楊名凌，字韶庵，本縣人氏，為人一生清高，年紀五旬之外，並無子女。今日清

明，同夫人蕭氏來祖瑩上祭掃，楊凌看見一個清秀書生坐在路旁，祇是不起身走，卻是為何？遂向書生看，祇見那生雙眉愁鎖，滿面

淚痕。楊凌忍不住向前問道：“兄何一人獨坐荒郊，暗自悲苦？所為何事？”英娘見楊凌神清貌古，必是高人，遂道：“承老伯垂問，晚
生不敢隱瞞：舍下住居山中，祇因老父不容，故此逃出。不想行到此處，足破難行，落得進退兩難，所以憂慮。”楊凌道：“令尊姓甚
名誰？為何不容兄在府？請道其詳。”英娘道：“家父姓滕名武，因數行非禮，是晚生常日苦諫不聽，反招其罪，所以晚生逃出。今幸
得遇老伯，望垂恩指示迷人。”楊凌聽罷，又見滕生眉清目秀，甚覺可憐。他回想自己無子，意欲要他撫為己子，不知滕生肯與不肯，
待我問他。遂向滕生道：“兄此行還是投奔親戚，還是自處他方？”英娘道：“晚生有個表兄在蘇州，欲去投他。”楊凌道：“若到蘇州甚
易，但不知令表兄數常可曾來往麼？”英娘道：“許久不會了。”楊凌道：“可又來，既不知他的著落，倘若到那裏無處查問，反為進退兩
難。據老夫之意，不如不去為妙。實不瞞滕兄說，老夫姓楊名凌，乃當朝兵科給事，近日告假在家。”英娘道：“原來是一位貴人，小
子多有得罪。”楊凌道：“老夫還有一言，未知兄可見納？”英娘道：“不識老爺有何吩咐？”楊凌道：“老夫並無子嗣，意欲將兄帶至舍
下，繼我宗支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英娘道：“承大人收留小子，乃是再生之德，豈敢不從，但恐有辱門牆。”楊凌見英娘樂從，心中歡
喜，有家人走來稟道：“夫人已上轎了，請老爺上轎回府。”楊凌道：“可將一騎馬來我乘，將轎抬這位公子回府。”家人領命，遂扶英娘
上轎。英娘向楊凌道：“倒得罪大人了。”
　　當時英娘坐轎，楊凌乘馬而行。離城二十多里路，不一時已到府前，夫人先下轎進去，英娘後到，出了轎，楊凌下馬，扶英娘到

廳上，夫人迎著道：“聞得相公帶了一位官人來，是何處人氏？”楊凌道：“夫人有所不知，此位官人乃是山中人氏，因父親合氣，要處
死他，故逃出外。今日行至我家墓所，足疼難行，老夫見他一貌堂堂，非落魄之子，況我夫婦二人並無子女，意欲將此子承繼為嗣，

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”夫人聞言歡喜不了。英娘上前向他二人作揖，夫人見英娘的容貌宛如女子舉止，又細看雙耳尚有環眼，遂
道：“官人的形影宛如女娘，望示真情，以便定奪。”英娘聞言，滿面通紅，無由可答，自想終難瞞過，倒不如說了罷，遂道：“承夫人
垂問妾之衷情，妾敢實告：身本係女子，幼年曾許蘇州王生為婿，不期王生許久不來，家君毀卻前姻，又欲使妾另侍他人。竊思雖居

山野，禮義豈可有廢？雖然父命，焉能改節？故此欲奔姑蘇，尋取王生。誰料地脈生疏，難向前行。今日幸遇二大人垂救，是妾之

幸，得沐大人之恩。”楊凌聞言，呵呵笑道：“夫人好眼力，老夫倒被他瞞過了。”遂喚丫鬟扶小姐進去，改妝出來相見。眾丫鬟笑個不
了，扶英娘到夫人房中梳洗，換了衣服鞋裙出來。夫人見英娘改妝出來，好個窈窕身材，竟如仙子一般。英娘走來道：“請爹爹、母親
上坐，等孩兒拜見。”楊凌夫婦自來不曾有人叫過爹娘的，今日英娘來叫爹娘，好不喜歡的道：“孩兒罷了。”英娘就端端正正的拜了兩
拜，夫人就挽起，遂喚丫頭們來與小姐叩頭畢，一面就舖設臥床，與英娘居住，楊凌夫婦已知英娘名字，後來曉得英娘精於文墨，更

加珍愛。

　　不覺光陰迅速，又是一年，楊凌在家竟忘卻赴京。一日聖旨到來，欽詔楊凌進京，楊凌不敢怠慢，就要起程，祇因夫人有願，要

到姑蘇各寺院燒香，二來與英娘訪王生下落，遂叫船先到姑蘇來還願不題。

　　卻說夢雲在護雲庵中，雖然有夢寐之思，幸得慧空做伴，所思父母、兄弟心卻也難免，先已知王雲得中解元，又候到春闈之後，

叫慧空買了一本會試錄來，從頭看至尾，自後看至前，並不見王雲的名諱，夢雲就意興索然，又添得一番愁悶。因此漸漸覺容顏清

減。

　　亦不題夢雲在庵，且說楊凌舟至姑蘇，遂著家人去訪王雲的蹤跡。家人領命去訪問，多時回來稟道：“啟上老爺：小人去訪問半
日，也無下落，人道無他父祖的名號，哪裏去問？”楊凌聽說無處訪問，也就無法，祇得回裏艙來對英娘說道：“我兒，所訪王生並無
下落，且到京中，待他成名，自然知道。”英娘聞言，不好再說，祇得隱懷。到了次日，夫人同英娘登小舟到各處庵觀寺院進香。一日
臨護雲庵，悟真同慧空出庵迎接進庵，夫人、英娘就參拜佛象已畢，悟真同慧空跪下道：“本庵尼僧與夫人、小姐叩頭。”夫人叫丫鬟
攙起，就問道：“這位就是當家的老師父麼？”悟真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又指著慧空答道：“這是小徒。”夫人見慧空青年瀟灑，不像是個出家
人的模樣，遂問慧空道：“寶庵中隨常可有遊客來此吵鬧？”慧空道：“啟上夫人：草庵荒僻，遊人卻少。”說罷，小女童獻上茶來，夫
人、小姐用茶，慧空立在旁邊，相著英娘的容貌，暗自驚奇：“分別又是一個夢雲！”正在暗稱暗羨，有悟真在裏面擺了茶碟出來，遂
命慧空陪夫人、小姐到後廂獻茶，慧空遂邀了夫人、小姐至後邊靜室中。夫人見茶果極其精細，比別庵中頗是出類，竟覺不同，遂另

眼相待。慧空請夫人、英娘坐下，慧空在旁侍立奉茶。夫人遂叫慧空陪坐，慧空方纔告坐入席，

　　茶過兩巡，眾丫鬟在那裏 嚓嚓，被夫人看見，就喝道：“賤人們在那廂吵些甚麼？”內中一個丫鬟上前說道：“賤婢們不敢吵

鬧，因見這庵內有一位女子，同我家小姐一般齊整，故此喜笑。”夫人問慧空道：“庵中是那哪來的女子？莫非是人家送來帶發修行
的？”慧空就隨口答道：“正是。”夫人道：“何不請來相見？”慧空見夫人要請見，遂走到房中向夢雲道：“小姐，外面有一位夫人同女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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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庵拈香，要請小姐相見。”夢雲道：“適纔有兩個丫鬟在此張望，想必就是他們跟來的了。”慧空道：“就是這些丫頭出去說的。”夢雲
道：“這夫人是哪裏人？何等鄉宦？”慧空道：“他是宜興人，丈夫姓楊，官居兵科給事。小姐就出去相見無妨。”夢雲就是隨身素服，同
慧空到外廂來。夫人一見，不勝驚訝，遂起身。夢雲上前見禮道：“老夫人萬福，賤妾不知夫人駕臨，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”夫人見
夢雲舉止好似大家子女，遂答禮道：“老身不知姑娘，望恕驚動之罪。”夢雲道：“夫人言重。”轉身就向英娘見禮，二人相向，你看我如
廣寒仙子，我看你是月殿嫦娥，兩人各各欽羨。夢雲向夫人道：“這位就是小姐？”夫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遂讓夢雲入坐。夢雲道：“夫人在
上，賤妾焉敢坐？”夫人道：“姑娘何必過謙。”夢雲就告座，俱各坐下飲茶。夫人又問夢雲道：“令尊貴姓？作何事業？姑娘為何寄寓庵
中？”夢雲答道：“承夫人見問，賤妾實呈苦楚：本貫武林人氏，家君吳文勛，官拜兵部侍郎，四年前奉旨出使外國，蒙家伯吏部侍郎
恐寒家母女被惡宦欺凌，因此接上京中。不期舟泊江右，突遭大禍：有臧兵部之子臧新因求親不允，竟假扮強盜，將妾搶去。幸得神

聖救護，送至此庵，更蒙慧師恩留。諒來區區一女子，焉能去尋父母？祇得在此待時耳。”說畢就潸潸淚下。英娘見夢雲下淚，就打動
了自己的情腸，也禁不住兩行清淚，歎不了的紅顏薄命。慧空見英娘無辜下淚，笑說道：“吳小姐苦情落淚，也惹楊小姐淚流起來。阿
彌陀佛，也是一個軟心腸的小姐。”夫人道：“原來是一位小姐，老身多有得罪。世間就有這樣不公不法之事，還虧他是官家之子！少
不得也有敗露之日，老身有一句話，未知小姐可能聽從？”夢雲道：“老夫人有何吩咐？賤妾願聞。”夫人道：“據老身想，小姐寄寓此
庵，終非了局。諒尊堂必在京中，目下老身就要進京，莫若小姐同老身進京，亦可與尊堂相會，二則舟中有小女相陪。不知小姐意下

若何？”夢雲道：“賤妾蒙恩提拔，豈不樂從？祇是萍水相逢，何能報答？”夫人道：“人在難
中，豈有見善不為的？”說話之間，小女童來撤去茶果，擺上素齋來。四人用罷，夫人起身淨手畢，悟真走來，邀了夫人、小姐到後園
遊玩去了。

　　夢雲向慧空道：“奴家在此每承厚愛，今日一旦別去，實令人依依不舍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去見父母是大事，小尼也不敢久留。但是
王師弟是原有行止的，何以至今無信？”夢雲道：“倘若王郎回蘇到庵中來，慧師可向王生表妾之來去。”慧空道：“這個何消小姐囑咐，
更望王師弟與小姐榮歸之日，小庵也得風光。”夢雲道：“此事還在鏡中。”二人正敘之間，楊夫人同英娘回來，道：“吳小姐，可快收拾
好回去。”夢雲道：“妾也沒有甚麼收拾。”慧空道：“小姐可到房裏來。”夢雲同慧空進房，慧空向夢雲道：“小姐可將衣衾一概帶
去。”夢雲道：“非我所有，如何使得？”慧空道：“莫學小家之態，點點東西，何足掛齒？”遂打起包裹出來。楊夫人同英娘謝過了悟真
師徒，又送了二兩香資，悟真推至再三，方纔收下，又謝了夫人。夢雲遂謝別悟真師徒道：“承二位師父兩年留養之恩，祇好再圖後
報。”說罷，淚隨言下。慧空亦垂淚道：“小姐前途珍重。今同老夫人，諒無他事。”夢雲含淚點首，夫人催促起身，當下各各含淚而
別。

　　不說慧空回庵寂寞，且說楊夫人帶了夢雲回至大船，楊凌看見夢雲，問夫人道：“這個女子又是何處來的？”夫人遂道其始末，楊
凌道：“原來是吳文勛年兄的令愛！夫人以年侄女稱之。臧瑛之子這等作惡，待老夫進京，少不得動他一本。”夢雲方纔向前相見。夫
人香願已完，次日就北上。水陸程途，因路計有兩月有餘，方到京中，進府第住下。次日楊凌面聖，拜候同僚，一連忙了幾日，問及

吳斌昆玉，俱已告假還鄉，回來向夫人道：“老夫適問同僚，吳年兄去歲還朝，今春昆弟俱已告假還鄉去了。此事如何是好？”夫人
道：“偏偏不遇巧，待我與侄女說去。且留他住下，等他父親到京，送還纔好。”楊凌道：“也祇好如此。”夫人遂進去向夢雲道：“侄
女，老身希圖至京，送侄女交還令堂。誰知事不遇巧，尊公去歲還朝，官拜大學士之職，今春同令伯俱告假回鄉去了。”夢雲聞言，無
可奈何，惟泣而已。夫人又勸諭道：“雖然不巧，侄女也不要憂愁，此時若送侄女回府，奈著路途遙遠，非一日之程。諒令尊告假不過
一年兩載，侄女且耐心住在寒舍，待尊公到京，那時父女相會，方釋老身一番用心，不識侄女意下如何？”夢雲道：“承伯母見愛，侄
女焉敢不從？但長年養膳之恩，何能報謝？”夫人道：“侄女休得見笑，惟望早晚關懷教訓小女，老身則佩恩矣。”夢雲道：“侄女得親近
令愛，已出萬幸，怎當此言？”夫人知夢雲與英娘同庚，英娘月分小些，遂吩咐英娘以姐姐稱之：“倘姐姐一時愁悶，你當緩款勸
解。”英娘應道：“孩兒曉得。”說罷，夫人遂到外廂去了不題。
　　卻說楊凌又新得了一所花園，叫匠作重新裝點，起造房屋，就叫做“聚春園”。去府有二里之遙，如閑暇就邀同僚到園賞玩，這也
不在話下。

　　且說夢雲在楊府住下，縱然有萬種憂愁，且喜有英娘解勸，時常聽得夫人喚女兒為英娘，想道：“前歲王郎錯傳之帕，上面卻是英
娘名字，這可是一樁奇事。幸得此帕未曾遺失，待我取出來看。”遂在衣箱取來看時，後面落款卻是”許英娘”，遂又收起來道：“帕上姓
許，現在的姓楊。”夢雲正疑惑之際，英娘進來，見夢雲若有所思，遂笑著說道：“姐姐一人獨自尋思何事？”夢雲亦笑著道：“奴家見賢
妹案積圖書，自然翰墨名流，所以自恨無知之故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又來取笑，小妹不過粗知幾字，哪裏與姐姐並驅。”他二人假假真
真，各自含糊過去。一日夢雲同英娘早起梳妝，見妝盒內有玉魚一枚，就取過一看，分明像己之物，是那年失卻，怎麼得到他手？英

娘見夢雲細看玉魚，遂道：“姐姐細看沉吟，卻是為何？”夢雲道：“不瞞賢妹說，奴家當時也有一枚，同此一般無二，其年忽然不見，
因此細看。賢妹此魚還是祖遺的，還是新得的？”英娘被夢雲一時問起，竟回答不出，觸動向日之情，不覺紅生杏臉，隔了半會方
道：“是新得的。”夢雲又問道：“是在何處得的？”英娘未曾打點，又回答不出，笑道：“如此急問，莫非小妹竊得姐姐的？”夢雲笑
道：“賢妹休要作耍。委實是哪裏來的？”英娘道：“向年路過蘇州買的。”夢雲見英娘所答，不像心上本來的言語，終為疑惑：“我知玉
魚係繡翠當年竊去，諒情贈與王生。王郎既得，當愛如珍，豈有遺失之理？況英娘之名，又與帕上相同，更有可疑。”英娘見夢雲祇是
沉思不語，遂道：“姐姐有所慮乎？”夢雲有心要試英娘，遂道：“奴家偶成俚句，要請教賢妹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好人耶，先說字也不
識，為何今日又有佳作？”夢雲道：“奴家原不識字，唯有杜撰。我念來賢妹錄之。”英娘道：“姐姐過謙至矣，可快些錄出與小妹賞見，
得沾翰墨之光。”夢雲遂不推辭，取過斑管，舖下牙箋，磨濃香墨，一一寫出，英娘見夢雲弄筆如同閑戲，知是慣家，更加欽敬。夢雲
寫完道：“詩卻不工，請賢妹改削。”英娘接來，端端正正舖於几上。上寫著《詠落花》之句，詩道：
　　春風花老囑誰憐，點點殘紅落地妍。

　　片片香魂明月伴，如何不墜在池邊。

　　英娘看完，神情改變，驚奇不已，沉吟道：“此詩分時是我做的《落花詩》，寫在綾帕上，向年贈與王生者，他何以知之？豈有暗
合，一字不遺之理？他在盤問我之玉魚，其中定有隱情。”祇因這一首詩，又有分教：道破根由一樣，閨中共訴衷腸。正是：
　　天緣奇合又奇逢，並立花前不辨儂。

　　本是瑤池筵上客，今朝降世幻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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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畢竟英娘怎生與夢雲敘出根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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